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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今天，如何保证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成为当今的一大重要课题，其中，除了要保证老

年人的物质生活外，还需要进一步关心老年人的心理状态，其中，主观幸福感是衡量老年人心理健康水

平及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同时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同样对老年人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

因此，本文基于社会支持理论，选取代际支持作为主要自变量，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探究

老年人与其子女间的代际支持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代际支持的强弱确实影

响着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的高低，其中，表达性支持中的情感感知度对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

的影响，工具性支持有三个指标，即反向经济支持和老人与子女间相互的家务支持对于老年人的主观幸

福感都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要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首先需要让老年人感知到子女对其的关心；

其次，要丰富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途径以及提升全社会的爱老敬老氛围对于老年人提高主观幸福感也是十

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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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 as aging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how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1022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1022
https://www.hanspub.org/


张洁 
 

 

DOI: 10.12677/ar.2024.111022 153 老龄化研究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in which, in addition to ensuring the material life of 
the elderly,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further care for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 elderly, in which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the level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lderly and their children’s 
previous mutual support also has an impact 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 elderly. Therefore, 
based on the social support theory, this paper select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s the main inde-
pendent variabl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and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between the elderly and their children on their subjec-
tive well-being.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show that the strength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does 
affect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and the degree of emotional perception in expressive 
support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Subjective well-being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instrumental support is three indicators, namely reverse economic support 
and mutual household support between the elderly and their childre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Therefore, to improv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firstly, it is necessary to let the elderly perceive their children’s concern for them; secondly,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enrich the ways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and enhance the atmosphere of 
love and respect for the elderly in the whole society to improv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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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末，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8,004 万人，占总人口的 19.8%，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20,978
万人，占 14.9%。与 2021 年相比，60 岁及以上和 65 岁及以上人口分别增加 1268 万人和 922 万人。60
岁及以上人口和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比 2021 年上升 0.9 和 0.7 个百分点，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老年抑郁症是老年人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调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以上老人中 33.1%有抑郁症状，

65岁以上老年人存在明显抑郁症状的约为 16.0%，重症抑郁的患病率约 5.3%，其中以 65~70岁年龄组较高。

老年抑郁症具有发病率高、自杀率高、识别率低和就诊率低的特点。其药物治疗耐受性差，又多伴有慢性

躯体疾病，处理颇为棘手[1]。特别是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空巢独居老人增多，老年抑郁已成为老龄化

社会的公共卫生难题。因此，重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成为当今社会亟需关注的社会性命题[2]。 

1.1.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心理学界对人类幸福感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根据不同的哲学传统形成了两种研究范式，即

心理幸福感研究和主观幸福感研究。其中，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指人从自身角度出发对其

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主观幸福感虽不等同于幸福，但恰恰是这种主观性评价使其可能成为幸福感更为

广泛的替代和更易衡量的指标，也因此受到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广泛关注[3]。 
主观幸福感水平是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衡量指标。主要包括知足体验、心理

体验、社会体验、目标体验、自我体验、身体体验、心态体验、人际体验、家庭体验几方面。国内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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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研究表明，子女向老年人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可以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同时，老年人向子女

提供支持同样是影响其晚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老年人提供社会支持可以提高自身在家庭中

的地位，同时增强其与子女间进行支持互动的能力。亲子间的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会造成影

响，这是许多研究已证明了的事实。对于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心理学家提出了两种假设模型。一种为

“主效果”模型，另一种为“缓冲器”模型。“主效果”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在于平时维持个体良好的

情绪体验和身心状况，从而有益于心理健康。“缓冲器”模型认为，社会支持仅在应激条件下与个体身

心健康发生联系，它缓冲压力事件对身心状况的消极影响，保持与提高个体身心健康水平[4]。本文基于

此类论点，探讨和研究社会支持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模型，提出假设，证明假设并在实证结果

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促进社会稳定。 

1.2. 老年人积极情绪感知与消极情绪感知 

已有的研究表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同样是与个体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都有密切关系的心理状

态[5]。前人的研究发现，个体与他人的社会支持行为与其自我意象(self-image)有密切的关系。拥有高社

会支持的个体对自身有更积极的描述，而低社会支持的个体对自身的评价相对较低发现，无论是接受社

会支持，还是给予社会支持，与个体的自尊感都有密切的关系。Reissman 发现，当人们去帮助那些需要

帮助的人时，就会产生一种自我肯定感和满足感，这种感觉会增强帮助给予者的自尊。此外，一些心理

学家研究也发现，老年人的消极情绪感知如孤独感与社会支持、心理健康都有密切关系[6]。“心理不协

调”理论(theory of mental incongruity)认为，孤独感来源于个体人际关系的不协调。也就是说，个体所期

待的人际关系与实际所拥有的人际关系不能匹配。丧偶人群之所以容易产生孤独体验，是因为他们丧失

了重要的社会关系，从而导致期待与现实不能平衡。对丧偶人群的研究表明，个体获得越多的社会支持，

则越容易从孤独的体验中摆脱出来，由此说明社会支持可以减缓个体的孤独感。基于此，本文除了对于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和影响模式进行了研究，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感知的测度同时综合了老

年人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感知状况，以完善对于老年人心理感知的研究测算。 

2. 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支持自人类社会产生就存在，但对其进行研究开始于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到上世纪七十年代，

社会支持作为一个科学的专业术语被提出来，Raschke 提出社会支持是指人们感受到的来自他人的关心和

支持[7]。同时，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社会支持概念出现在了精神病学的研究文献中，研究者运用社会学

和医学定量评估的方法，对社会支持和身心健康的影响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研究发现，有两个因

素对抵御、缓解和防治精神病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自我防御和个体所处的社会关系，其中，自我防御

为内在的心理系统，社会关系为外在因素。之后，社会支持一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且逐渐

被各个学科研究所引入，但其在不同学科中的阐释各有侧重。 
普遍来说，社会支持通常指由社区以及社会网络、亲密伙伴所提供的感知的和实际的工具性或表达性支

持。从其内容来看，总共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工具性支持，即有形支持，包括引导、协助与解决问题的行

动等等。二是表达性支持，即无形支持，包括心理、情绪、自尊、情感等等方面的支持。从其来源来看，也

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即社会正式组织给予的支持，包括政府、慈善组织等给予的

正式的系统的支持。二是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即来自亲友、邻里、同事等人际互助网络的支持。 
基于以上理论，本文进一步细化，针对当前社会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沟通与交互的现状研究，引

申出代际支持概念，即老年人与其子女之间相互的社会支持，因为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社会支持并不属于

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因此，本文的研究的代际支持属于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按其内容同样可划分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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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性支持及表达性支持两类，因此，本文将基于代际支持理论进一步提出假设并进行相应的实证研究。 

3. 理论假设 

3.1. 表达性支持 

代际支持中的表达性支持，指的是老年人与其子女之间相互的无形支持，其区分于有形的支持，是

难以被量化、被测量的，例如，老年人与子女间相互的情感交流，其支持强度难以通过的数字被衡量，

相对来说，是一个主观感受的概念，但表达性支持一定程度上受到工具性支持的影响，即高工具性支持

往往也意味着高表达性支持，所以，由于表达性支持的特殊属性，本文在对其进行研究时，采取主观感

受类问题与客观行为类问题相结合的测度方式，例如老年人对子女的评价与老年人和子女之间的通话频

次，通过两类问题结合测量，以期保证对代际表达性支持测量的准确性。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当老人的生理需要以及安全需要得到保障时，此时老人的社交需要对老

年人产生显著的影响，从而影响老年人的情绪、生活满意度以及主观幸福感。尤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

响，亲缘关系深深根植于中国老人的血脉中，因此，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支持情况对其主观幸福感

具有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根据现有研究结论总结归纳，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子女与老年人间的代际表达性支持强弱对老年人的心理感受有显著的影响，表达性支持越弱，

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和自尊感越低，孤独感越强。 

3.2. 工具性支持 

代际支持中的工具性支持，指的是老年人与其子女之间相互的有形支持，其区分于无形的支持，是

可以被量化、被测量的，例如，老年人与子女间相互的经济支持、赠送的物品、家务支持等等。 
代际间的关系也是影响着代际间互动的重要因素，工具性支持较之表达性支持来看，其更多的是对

老人实际生活的影响，即通过对老年人实际生活支持的影响从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例如，子女对老年

人的经济支持、定期的通话、线下探望以及其它实际交互。在此基础上提出理论假设： 
H2：子女与老年人间的代际工具性支持强弱对老年人的心理感受有显著的影响，工具性支持越弱，

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和自尊感越低，孤独感越强。 

4. 数据、变量、方法 

4.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18 年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是一个全国性的

社会调查项目，2014 年开展了首次调查，2016 年开展了第二次调查，此次是在前两轮基础上开展的第三

轮追踪调查。将在调查中向您了解有关老人的健康、家庭状况、社会背景以及经济状况等信息，了解老

年人的生活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为政策制定和改进提供重要的事实依据。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

展研究中心和老年学研究所联合设计、执行，对全国各地数百个社区的一万多户家庭进行抽样调查。 

4.2. 变量定义 

1) 主要自变量 
表达性支持指老年人与其子女之间无形的支持带来的老人主观感受度，根据其概念的含义，本文从

CLASS 数据库中选取情感感知、情感亲密度两个指标，作为衡量老年人与其子女之间表达性支持强弱的

量化指标。情感亲密度根据问卷中的“从各方面考虑，您觉得和子女感情上亲近吗？”数据支撑，情感

感知度由问卷中“您是否觉得子女对您不够关心？”数据支撑。这两个指标都为分类指标，划分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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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等级，等级越高，亲密度和感知度越高，情感交互越强。 
工具性支持指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实际的有形的支持行为，本文选取沟通频率、正向经济支持(老人对

子女的经济支持)、反向经济支持(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正向家务支持(老年人对子女的家务支持)以
及反向家务支持(子女对老人的家务支持)等指标作为衡量老年人与其子女之间工具性支持强弱的量化指标。

沟通频率根据问卷中的“过去 12 个月，您与子女多久联系一次(包括使用电话、微信等各种通讯手段)？”

数据支撑，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由问卷中的“过去 12 个月，子女有没有给过您(或与您同住的、仍健

在的配偶)钱、食品或礼物，这些财物共值多少钱?”数据支撑。见面频率为分类指标，划分为“1~5”五个

等级，等级越高，见面频率越高，经济支持为数值指标，数值越高，支持越强，支持性越强。 
对现有的数据库数据进行清洗，筛选“您健在的子女有多少”中儿子或女儿至少一位健在的数据，共

筛选样本 11,118 份，进行缺失值处理后，共筛选有效样本 10,733 份，其中自变量的分布状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表 1. 自变量分布情况 

自变量分布 变量赋值 样本频率 百分比(%) 

性别 
女 = 0 5365 50.01 

男 = 1 5368 49.99 

文化程度 

“0”不识字 2795 26.04 

“1”小学及以下 4352 40.55 

“2”中学及专科 3358 31.29 

“3”本科及以上 228 2.12 

样本量  10,733  
 

2) 因变量 
因变量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本文把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三方面指标综合，

将定序变量转换为定距变量。问卷中关于满意度和社会参与意愿划分为“1~5”，采取分数加总求均值的

方式得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分数。 
3) 控制变量 
个体的心理状态同样受到个体经历的影响，因此，本文为了更加准确地测量出代际支持对于老年人主

观幸福感感知的影响，同时引入了与老年人个体经历相关的控制变量，以尽可能地排除非研究对象的因素

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感知的影响，减少误差，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与可行度。因此，本文把老年人的年龄、

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健康状况引入模型，作为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设置如表 2 所示。 
 
Table 2. Variable description statistics 
表 2. 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模型一 

平均值 标准差 

自变量 代际支持    

 

表达性支持 “1~5”数值越高，亲密度越高   

情感亲密度 “1~5”数值越高，感知度越高 2.850 0.387 

情感感知度  3.673 0.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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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工具性支持 “1~5”数值越高，见面频率越高   

见面频率 “1~5”数值越高，沟通频率越高 3.507 1.089 

沟通频率 老人对其所有子女的经济支持数值 4.418 2.268 

正向经济支持 所有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数值 981.337 1218.736 

反向经济支持 “1~5”数值越高，支持频率越高 257.405 706.211 

正向家务支持 “1~5”数值越高，支持频率越高 2.767 1.369 

反向家务支持  3.479 1.129 

因变量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分数加总后求均值 3.053 0.0073 

控制变量 

性别 “0”男“1”女 0.490 0.500 

年龄 数值 71.402 7.313 

收入 数值 1167.880 27227.060 

受教育程度 

“0”不识字 1.095 0.806 

“1”小学及以下   

“2”中学及中专   

“3”大专及以上   

健康状况 

“1”很不健康   

“2”比较不健康 3.326 0.887 

“3”一般   

“4”比较健康   

“5”很健康   

政治面貌 
“0”非党员 0.333 0.179 

“1”党员   

样本量 10,733    

4.3. 研究方法 

逐步回归分析方法的基本思路是自动从大量可供选择的变量中选取最重要的变量，建立回归分析的

预测或者解释模型。其基本思想是：将自变量逐个引入，引入的条件是其偏回归平方和经检验后是显著

的。同时，每引入一个新的自变量后，要对旧的自变量逐个检验，剔除偏回归平方和不显著的自变量。

这样一直边引入边剔除，直到既无新变量引入也无旧变量删除为止。它的实质是建立“最优”的多元线

性回归方程。 
依据上述思想，可利用逐步回归筛选并剔除引起多重共线性的变量，其具体步骤如下：先用被解释

变量对每一个所考虑的解释变量做简单回归，然后以对被解释变量贡献最大的解释变量所对应的回归方

程为基础，再逐步引入其余解释变量。经过逐步回归，使得最后保留在模型中的解释变量既是重要的，

又没有严重多重共线性。 
根据前文的文献综述及假设，本研究使用以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1 1 2 2 7 7Y a b x b x b x e=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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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 表示因变量主观幸福感，a 为截距，x 表示自变量，b 表示对应自变量的回归系数，e 表示随机

误差。 

5. 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述研究方法，对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表 3. 回归结果 

主要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表达性支持   

情感亲密度 −0.492 −0.747** 

情感感知度 0.069*** 0.050*** 

工具性支持   

见面频率 −0.008 −0.201 

沟通频率 0.010 0.004 

正向经济支持 0.001 0.001* 

反向经济支持 0.001*** 0.001** 

正向家务支持 0.054*** 0.050*** 

反向家务支持 −0.362** −0.230 

控制变量   

性别  −0.008 

年龄  −0.007*** 

收入  4.20e−07 

受教育程度  0.127*** 

健康因素  0.107*** 

政治面貌  0.1285*** 

Adj-R2 0.0221 0.0681 

注：***p < 0.01，**p < 0.05，*p < 0.1。 
 

本研究所构建的两个模型都是成立的，且随着自变量的增加，模型的解释力也随之提高。这两个模

型调整后的 R2 分别为 0.0221、0.0681，R2 值越高，表明模型的解释力越强。模型一分析结果显示，表达

性支持方面，老年人的情感感知度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老年人感知到的子女对其关

心越多，其主观幸福感越高，但在模型一中情感亲密度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并无显著影响；工具性支

持方面，与子女的见面频率、沟通频率与以及老年人对于子女的经济支持对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并无

显著影响，不过，模型一、二均显示，子女对于老年人的经济支持以及子女和老人间的相互家务支持对

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都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反向经济支持和正向家务支持对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越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越强，以及老年人为子

女的提供家务支持的频率越高，其主观幸福感也越高，子女对老人的高经济支持一方面意味着对于老人

物质生活的关心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侧面反映子女本身的经济状况良好且有富余，从而不必老人忧心

其生活从而降低老人对于子女的消极情绪感知。其次，反向家务支持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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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向影响，即子女为老人提供的家务支持越频繁，老人的幸福感越低，其中，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自理能

力较差的老年人需要子女为其提供家务支持的频率越高，也就是说，可能并不是子女为老人提供家务这

一行为导致了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降低，而是通过子女需要高频地为老人提供家务支持侧面反映老人的

个人情况以及家庭情况无法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在模型一中，仅纳入代际支持因素，结果显示，对子女的情感感知度、反向经济支持和子女和老人

间相互的家务支持四个变量的系数分别为 0.069、0.001、0.054 和−0.362，影响都非常显著。对子女的情

感感知度每提高一个单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相应地上升 0.069 个单位；反向经济支持每提高一个单

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相应地上升 0.001 个单位；正向家务支持每提高一个单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上升 0.054 个单位；反向家务支持每提高一个单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降低 0.362 个单位。模型二中纳入

了性别、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变量，结果显示，老人对子女的情感感知度和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反
向经济支持)两个变量的影响仍然显著(sig 值小于 0.05)，老人与子女间相互的家务支持对于老年人主观幸

福感的影响十分显著(sig 值小于 0.01)。同时，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因素以及政治面貌对老年人的主

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sig 值小于 0.01)。 
模型一将代际支持的两个方面纳入，根据回归结果，表达性支持方面，老年人对子辈的情感感知度

显著影响着其主观幸福感，老年人在主观感受到的子女关心越多，其主观幸福感越高。但老年人所感知

的情感亲密度对其主观幸福感并无显著的影响，即老年人感知到的与子女是否亲近对其主观幸福感的高

低并无太大影响，究其原因，感知度是子女对老人的关心被老人所感知，体现了子女对老人的关心程度，

从而影响了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而亲密度仅仅是老年人对于两代人是否亲近的感知，而亲近这一概念

十分灵活，不同老年人对其理解皆可能有所差异，同时，长幼有序观念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和中国老

年人，尊长敬长可以被老人认知为关心但不被认知为亲近，亲近更适用于平辈之间的关系，因此，即使

老年人并未感知到与子女之间的亲近，也并不意味着父辈与子辈关系的疏远，从而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

感并不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表达性支持方面，见面频率和经济支持两个关键指标都对老年人的主观幸

福感产生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首先就见面频率来说，在未加入调节变量时，也就是模型一中，老年人与

子女的见面频率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影响，但考虑到其他因素后这种相关被证明为虚假相关，因

此，此处不予讨论。其次是经济支持，无论是否加入调节变量，其相关性都十分显著且为正向相关，即

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越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就越高。 
模型二加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一系列的控制变量，根据回归结果，对这些变量进行控制之

后，表达性支持中的两个指标的显著性发生改变，情感感知度的回归系数有所下降，但仍然对老年人的

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影响，情感亲密度由不显著变为显著。工具性支持中，见面频率及沟通频率两个

变量仍然不显著，在控制了相关变量之后，正向经济支持变量由不显著变为显著，但显著性较低，却仍

然不是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反向经济支持以及正向家务支持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仍

然是显著的正向影响；反向家务支持的显著性消失，即被证明为虚假相关。同时，老年人的性别不同其

主观幸福感并无显著的差异。老年人的年龄与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随着其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随之退化，以及其社会参与能力也会有所下降，因此其主观幸福感会随之下降。其次，

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健康因素和政治面貌都与其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

越高其主观幸福感相对也越高，一是高学历与老年人的收入是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的，因此其通过高

学历到高收入到高主观幸福感这一路径发挥影响，二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其一定程度上较低受

教育程度的老年人有着更易获取的积极情绪来源，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普遍的新事物可接受度会

相对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因此，其社会参与的方式会相对多于受教育程度低的老人，其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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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越高。同时，健康状况好的老人主观幸福感会更高。党员身份的老人其主观幸福感高于非党员身

份的老人。 

6. 模型修正 

根据表 3 回归结果，模型一和模型二调整后的 R2 分别为 0.0221、0.0681。R2 是检验模型整体拟合程

度的主要指标，但因为 R2 和样本量是有关系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对 R2 进行修正。得到 R2 值

adjusted，从而评判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度。因此，根据调整后的 R2 值，我们可以看出，模型二的解释

力度更强，因此，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对模型进一步修正。 
剔除模型二中不显著的变量因素，即见面频率、沟通频率、反向家务支持、性别以及收入后进行再

次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4. Quadratic regression results 
表 4. 二次回归结果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四 VIF 

表达性支持    

情感亲密度 −0.231   

情感感知度 0.037*** 0.332*** 1.01 

工具性支持    

正向经济支持 0.001*** 0.001*** 1.10 

反向经济支持 0.001*** 0.001*** 1.11 

正向家务支持 0.010*** 0.009* 1.01 

控制变量    

年龄 −0.006*** −0.006*** 1.09 

受教育程度 0.111*** 0.110*** 1.14 

健康因素 0.103*** 0.102*** 1.04 

政治面貌 0.246*** 0.247*** 1.05 

Adj-R2 0.0574   
 

模型三对模型二进行修正，结果显示，情感亲密度的显著性又再次消失，说明该变量的显著性不稳

定，因此，在模型三的基础上继续修正模型，剔除情感亲密度变量继续回归得到模型四，根据模型四的

结果来看，剩下的所有变量对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但相较于以上几个模型，正向

家务支持的显著程度有所下降，但总体来看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想象还是处于显著水平，因此，不

予剔除。 

7. 结论及建议 

总的来说，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影响，根据修正后的模型即模型四的结果来

看，表达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对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均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老年人对于子女的情

感感知度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工具性支持方面，子女对于老年人的经济支持以

及老人对于子女的家务支持对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子女对老人的家务支持对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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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结论及问题 

一是子女对于老年人的关心需要被老年人所感知，不被感知的关心难以提升老年人的积极情绪以及

增进其主观幸福感。 
二是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来自于其对于子女生活状态的感知，高经济支持的子女一定程度上传递给

老人以生活负担小的信号从而减少老人对于子女的忧心，并且可以让老人产生一定的自豪感和满意感，

从而使得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上升。 
三是老年人的个体差异对其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感知有所影响，例如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

机能退化所带来的生活上的不便易导致老年人产生消极情绪，从而降低其主观幸福感；其次，教育程度、

政治面貌不同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也有着明显的不同，高受教育水平的老人其社会参与可选择方式更

加丰富，从而可以减少其孤独感。 

7.2. 建议及展望 

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提升其主观幸福感时应重视代际支持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 
一是家庭角度，子女可以多与老年人进行交流，我国长幼有序的社会特点一定程度上会造就父母与

子女两代人沟通上的距离感，即重行为，轻表达，这就让老人有时候难以感知到子女对其的关心和爱，

所以，在家庭方面，鼓励老人和子女多表达真实情感，填补老人的情感需求，帮助其提升主观幸福感。 
二是社区角度，可以以社区为单位多组织老年人社会参与活动，例如老年志愿者、增建棋牌室、老

年人活动室以及体育活动场所，丰富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选择，帮助老年人降低其孤独感。 
三是国家层面，政府要对最基本的养老服务做好兜底保障，发挥承担主体作用。引入社会组织、市

场主体负责或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及服务设施的运营，通过“合作供给”提供养老服务，不断完善相

关政策，提高养老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和服务效率，从全社会层面完善敬老爱老氛围，使得老年人有参与

感，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本文仍存在部分不足，在表达性支持的指标中由于受调研的可及性限制，对于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

情感交互还不全面，希望之后可以丰富表达性指标的选取。其次，本文研究的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即老人个体对于其幸福感的感知，因此，对于客观的幸福感方面还有着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因此，在之

后的研究中也可以进行填补和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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